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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利基科技外交”的理论逻辑
与实施路径∗

朱文清　 吴　 磊

摘　 　 要: 科技革命的加速迭代与大国地缘博弈的持续深化正重塑中

小国家的战略选择空间。 作为新时期中等科技强国的代表,阿联酋在

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构建了兼具利基属性与战略纵深的科技外交新

模式:以人工智能、太空科技、清洁能源等前沿科技领域为利基切口,通
过主权财富基金驱动的技术投资与软实力外交双轨并进,阿联酋在科

技外交领域形成了非对称竞争优势。 本文从外交目标分层化、领域选

择差异化、竞争逻辑对冲化、实施工具复合化、活动空间多元化五个维

度,构建了阿联酋利基科技外交的理论框架,揭示中小国家突破科技结

构性权力困境的理论逻辑。 然而,这一模式的可持续性仍面临技术自

主性不足、经济结构脆弱性、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升级以及地区领导权争

夺加剧等内外限度的束缚。 尽管存在现实挑战,阿联酋实践仍为“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发挥主观能动性提供了重要启示,即中小国家的科技突

围不仅需要依托利基外交,更需在技术自主性培育与地缘风险对冲之

间实现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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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中小国家常被视为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其外交

策略多受限于资源禀赋与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权力分配。 冷战结束后,全球体

系发生重大变革,部分中小国家不再依赖超级大国保障自身安全,对传统大国的

义务感和服从意识也逐渐弱化。 一些在国际权力、能力和影响力方面处于中间

层级的中等强国在国际关系领域逐渐发挥重要作用,运用利基外交在特定领域

拥有更大的外交操作空间。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与发展,全球技术权力

格局呈现多极化趋势,“中等科技强国”这一新型国际行为体应运而生。 “中等科

技强国”在国家规模维度呈现小国特征,却在科技能力方面具备中等强国的特

质,它们通过技术应用适配、技术规则创新等核心措施,在特定技术生态位中构

建非对称竞争优势,以此提升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

作为新时期中等科技强国的代表,阿联酋是中东首个发射火星探测器、引领

海湾 5G 发展并建成阿拉伯世界唯一民用核电站的国家,其利基科技外交呈现出

独特的复合特征,兼具利基性与战略性。 一方面,其在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

能源等科技前沿领域的专业化投入符合利基外交的核心逻辑;另一方面,其大规

模、系统性的主权基金投入又具有鲜明的地缘政治性与战略意图。 基于此,本文

试图回答以下研究问题:阿联酋选择利基科技外交的关键驱动因素是什么? 作

为中等科技强国,阿联酋利基科技外交的形成机制与演进路径如何? 在当前国

际背景下,阿联酋利基科技外交存在哪些实践限度?

当前国内外关于阿联酋科技外交议题的研究成果较少,既有研究主要分为

阿联酋非传统外交和具体国际科技合作两类。 在非传统外交研究中,学界将其

归纳为三种外交模式: 创新外交、 软实力外交和数字外交。 威廉 · 盖雷什

(William
 

Guéraiche)认为,2020 年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标志着阿联酋外交的

转折,他将这种涵盖人道主义、发展、外援的国际合作模式称之为创新外交①。 埃

斯拉·帕金·阿尔拜拉科格鲁(Esra
 

Pakin
 

Albayrakoğlu)指出,阿联酋外交模式

实现了从创新型外交( Innovative
 

Diplomacy)到创新外交( Innovation
 

Diplomacy)

的战略转型,即从利用数字技术革命的外交实践转向通过创新外交推动国家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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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力建设①。 史蒂芬·格雷斯(Steven
 

Griffiths)则将阿联酋通过展示国家身

份、遗产、文化和全球贡献提升国际声誉的外交手段归纳为软实力外交②。 哈迪

贾·阿里·穆罕默德(Khadija
 

Ali
 

Mohammed)将阿联酋网络和社交媒体领域的

国家政策总结为数字外交战略③。 在具体国际科技合作研究中,寇静娜④分析了

阿联酋与欧洲和中国在清洁能源供应链领域的合作,指出其与中国的合作主要

表现为大规模引进中国技术和装备、开展太阳能和风能项目,与欧洲的惯性合作

则基于传统能源供应体系与清洁能源的项目推广与技术应用。 高文胜从合作博

弈视角对阿联酋与日本的太空合作进行分析,构建了非同盟伙伴关系的传统大

国与新兴国家的合作博弈模型⑤。

综上所述,虽然既有研究对阿联酋的非传统外交和具体国际科技合作进行

了一定分析,但阿联酋科技外交研究仍有提升空间。 第一,现有研究将阿联酋科

技外交涵盖在对非传统外交的分析中,但对其科技外交的实践路径缺乏系统性

整理与归纳。 第二,目前对阿联酋科技外交的研究缺乏理论基础。 虽然学界对

阿联酋在具体领域的国际科技合作已有一定研究,但对于如何从理论层面定义

阿联酋及其科技外交的独特性,以及与其他国家科技外交的本质区别尚未有明

确且深入的研究成果。 基于以上研究不足,本文通过对近年来阿联酋科技外交

政策的系统性梳理,对阿联酋利基科技外交的理论逻辑、实施路径与实践限度开

展了分析。 在理论层面,本文拓宽中等强国利基外交的类型学框架,将阿联酋界

定为新时期的“中等科技强国”,探讨这类特殊的“中等强国”在外交领域所具有

的鲜明特征。 在实践层面,本文旨在为我国深化与中东地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推动沿线伙伴国科技发展战略对接及“一带一路”科技合作升级提供全面且

具有深度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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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利基外交: 阿联酋科技外交的一种解释框架

(一) 利基外交理论

在国际关系领域,利基外交理论最初的研究对象为冷战结束后全球北方中

等强国,典型案例为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挪威等。 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

瓦解削弱了资本主义国家联盟体系的约束,这类中等强国的国家利益不再局限

于维护领土完整,军事和安全领域的相对优势不再成为国际领导力的单一来源。

与之相对,贫困治理、人类福祉、生态保护、人权保障等低政治议题成为中等强国

关注的重点领域,而美国在上述议题中的主导地位逐渐弱化。 由此形成的权力

真空为中等强国参与多边事务提供了机遇,它们可以推动自身政策规范扩散以

提高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 加拿大政治学教授安德鲁·库柏(Andrew
 

Cooper)

在《冷战后中等强国的“利基外交”》一书中将中等强国的利基外交定义为以功能

主义为基础,各国在拥有资源禀赋与良好声誉的国际组织特定领域内承担相应

责任,进而合理运用自身的特定优势与技能①。 他认为采用功能主义具有双重价

值:从象征意义层面,这种方式提升了此类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从工具意

义层面,功能主义式的利基外交为此类国家以有别于大国的方式发挥建设性作

用提供了可能性。 艾伦·亨里克森(Alan
 

K.
 

Henrikson)认为利基外交是一个国

家在外交领域凭借有利处境、特殊能力或独特成果占据的优势或角落。 这种优

势可能基于地理位置、传统文化或共识,也可能是这些因素的综合②。 澳大利亚

外交部长加雷斯·埃文斯(Gareth
 

Evans)认为利基外交本质上意味着专业化,即

“将资源集中在最能产生可观回报的特定领域,而非试图面面俱到”。 埃文·波

特(Evan
 

H.
 

Potter)直接指出,外交政策必须追求实效,利基外交必须实施在能产

生“最大影响”的领域③。 利基外交理论打破了国际关系研究自上而下的大国中

心研究视角,试图自下而上揭示中等强国的外交活动形式,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

了新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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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等强国外交政策普遍具有“利基”特性,但根据外交操作形式与活动

范围,可将全球北方中等强国的利基外交分为四种不同类型,分别为离散型 / 冒

险式、离散型 / 常规式、扩散型 / 冒险式和扩散型 / 常规式①。 随着大量前殖民地国

家实现民族独立,越来越多的南方国家开始批判既有国际体系规范与机制,并参

与构建国际秩序的多边主义活动,中等强国的范围从全球北方逐步拓展至全球

南方国家。 第一批全球南方中等强国包括印度、巴西、南斯拉夫和印度尼西亚等

与不结盟运动相关的国家。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尼日利亚、墨西哥和阿尔及利

亚等国成为第二批兴起的中等强国。 根据外交风格强度和外交活动重点,全球

南方中等强国的利基外交分为对抗型 / 多边主义、对抗型 / 地区主义、适应型 / 多

边主义和适应型 / 地区主义②。 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重塑全球技术权力格局,

利基外交的实践主体与作用机制发生结构性转向。 以阿联酋为代表的新型国

家,凭借主权财富资本对前沿技术领域进行专业性投入,突破传统中等强国(全

球北方中等强国、全球南方中等强国) “规则补充者”的角色,转而成为主动塑造

规则的行动者。 在此背景下,既有利基外交理论在解释新时期技术驱动型国家

行为模式时具有局限性:一是领域选择的静态性。 利基外交聚焦大国关注度较

低的“冷门领域”,如环境保护、人权、人道主义等领域,但无法解释当前中小国家

积极投身全球科技竞争的现象。 二是工具路径的狭隘性。 传统利基外交理论过

度依赖软实力工具路径,忽视了技术权力、资本杠杆、产业标准等硬性工具。 在

数字经济、绿色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多数中小国家的软实力储备尚未成

熟,这种将软硬实力割裂的二元对立策略难以指导其有效应对国际体系的复合

型挑战。

对此,本文提出“中等科技强国”概念,将其界定为在国家物理规模维度(领

土面积、人口规模以及军事实力等方面)属于小国范畴,但在科技能力维度,包括

金融影响力(如国家科技投资强度)、科技创新力(如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技术规

则输出能力(如主导或参与区域或全球技术标准制定)等方面达到全球中等强国

水平的国家行为体。 这类国家以“小而精”的科技优势突破规模限制,在特定科

技细分领域形成国际竞争力,典型案例包括阿联酋、新加坡、以色列等。 相较传

统中等强国的利基外交,新时期中等科技强国的利基外交指中等科技强国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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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科技细分领域集中资源建立非对称优势,以实现经济利益与地缘政治目标的

外交策略①,简称为“利基科技外交”。 其核心特征主要表现为外交目标分层化、

领域选择差异化、竞争逻辑对冲化、实施工具复合化与活动空间多元化。 为明确

中等强国利基外交的类型学分类,本文基于外交目标—领域选择—竞争逻辑—

实施工具—活动空间,将其分为全球北方中等强国利基外交、全球南方中等强国

利基外交以及新时期中等科技强国利基外交三大类(见表 1)。 这一分类表明,新

时期中等科技强国利基外交已超越传统中等强国的“规范性”角色②,形成技术赋

能的权力生成模式。

表 1　 中等强国利基外交的类型学框架

维度
全球北方中等强国利

基外交

全球南方中等强国利

基外交
新时期中等科技强国利基外交

外交目标
塑造规范性权力与国

际话语权

提升发展领导力与南

南合作影响力
争夺地区与全球技术领导权

领域选择 气候治理、人权等议题 疫苗、农业技术等议题
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

等议题

竞争逻辑
规避大国竞争,追求多

边稳定

规避大国竞争,追求多

边稳定

规避大国竞争并采用风险对冲

嵌入大国竞争生态

实施工具
多边倡议国际组织议

程设置等软实力外交

南南合作框架下的软

实力外交
资本杠杆与软实力外交协同

活动空间

以联合国、北约、欧盟

等多边性国际组织为

主

以东盟、非盟等地区性

国际组织为主

同时参与地区合作、南南合作

与国际多边合作

典型案例 挪威人道主义外交
新冠期间科威特与卡

塔尔的医疗用品外交
阿联酋人工智能外交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二) 阿联酋利基科技外交的理论逻辑

本文通过对阿联酋科技外交实践进行分析,从外交目标、领域选择、竞争逻

辑、实施工具以及活动空间五个维度构建了适用于阿联酋利基科技外交模式的

分析框架(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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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阿联酋利基科技外交理论框架

维度 定义 内涵

外交目标 国家通过科技外交实现的战略优先级
三级目标跃升: 经济转型、地区领导

权和全球科技枢纽角色

领域选择
国家基于目标、资源禀赋等标准确定具体

聚焦方向的决策过程
科技领域内的“冷门”细分领域

竞争逻辑
在特定领域与其他国家展开争夺的思维

模式和行动逻辑

采用风险对冲策略嵌入大国竞争生

态

实施工具 将资源转化为影响力的具体手段
主权财富资本与软实力外交协同推

进

活动空间 外交策略的地理与制度适用范围
动态空间拓展: 地区合作、南南合

作、国际多边合作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在外交目标上,阿联酋借助科技外交搭建起递进式三级目标体系:经济转

型、地区领导权和全球枢纽角色。 传统中等强国的利基外交以解决具体单一问

题为导向,强调创新精神和专业能力,而非追求全面的政治霸权。 阿联酋则从国

内经济转型的实际需求出发,突破传统单一目标的局限,形成了从实现本国经济

多元化到加强地区领导权、构建全球枢纽角色的三级目标体系。 其利基科技外

交目标具体务实,致力于在特定科技议题上建立独特性的共识与合作。

在领域选择上,阿联酋选择科技领域内的“冷门”细分领域作为利基外交的

主赛道。 传统中等强国通过在单一或少数冷门议题领域实施专业化投入,塑造

国家的专业化形象,以获得最大影响力①。 然而在技术权力泛化的新时代,以人

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正快速渗透至各领域,大国凭借技术优势对全球产业

形成全方位覆盖。 不仅中美欧等大国在高科技领域竞争愈发激烈,科技创新也

成为中小国家提升国家实力、确保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②。 基于此,阿联酋选择

在科技领域引入新维度:一是在遵循避开大国竞争主赛道的基本逻辑之下,选择

聚焦大国尚未深耕的细分领域,通过技术应用适配构建差异化影响力;二是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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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治理的规则真空地带实现规则创新并建立话语权。
 

在竞争逻辑上,阿联酋选择采用风险对冲策略嵌入大国竞争生态。 苏联解

体后,美国虽成为国际体系内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在一些需承担国际责任的非传

统安全议题上却摇摆不定。 在此情况下,传统中等强国选择在此类“领导真空地

带”施加国家影响力并借此拓展外交自主权。 然而,其本质还是被动接受霸权国

的战略溢出效应。 此后,全球化的推进使得发展逻辑成为国家竞争主线,体系内

大部分国家战略自主性日益增强。 相较于早期被动选择冷门议题,如今各国更

倾向于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目标,在国际合作中主动应对中美在科技核心领域的

权力博弈。 在发展逻辑的指导下,阿联酋在科技领域采取风险对冲策略深度嵌

入大国科技竞争生态。 通过实施对冲战略,阿联酋在人工智能、5G 网络、太空等

不同科技领域灵活选择与中美开展差异化技术合作,力求在大国博弈中实现自

身利益最大化。

在实施工具上,阿联酋采用主权财富资本与软实力外交协同推进的工具模

式。 冷战后,美国在国际体系内并未与传统中等强国分享结构性权力,这使得传

统中等强国在传统安全议题方面难以通过提升硬实力来增强自身影响力。 因

此,输出文化与价值观、塑造国家品牌形象以及发挥全球贡献等软实力途径便成

为其提升国际声誉的主要路径①。 基于此类非结构性权力,传统中等强国可以在

特定领域发挥超出自身实力范畴的领导作用。 然而,当下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

全球,体系内各国正遭受技术阵营化与规则碎片化的双重冲击,单一维度的软实

力倡导无法应对此类复杂局势。 在此背景下,通过同时运用资本杠杆、技术权力

等硬实力手段与举办国际性会议等软实力路径,阿联酋得以高效推进利基科技

外交,在科技领域搏得一席之位。
 

在活动空间上,阿联酋通过地区合作、南南合作与国际多边合作的三级空间

嵌套实现影响力扩散。 全球北方中等强国往往将联合国、国际非政府组织为代

表的多边外交平台作为实施利基外交的主要载体,多边主义甚至被视为其行为

准则之一。 此后,随着全球南方中等强国将外交重点转移至周边外交,多边外交

活动逐渐让位于区域性活动,外交活动空间的重心亦同步转向地区主义。 作为

新时期中等科技强国的代表,阿联酋选择在地区外交活动的基础之上,逐步深化

南南合作与国际多边合作的外交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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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五大领域遵循以下动态反馈机制:首先,外交目标驱动阿联酋在人工智

能、太空科技和绿色能源等科技领域开展利基外交。 在选定领域后,阿联酋在全

球科技竞争中采取跨阵营技术合作策略,在不同细分领域分别与中美开展合作

以有效规避与大国的直接战略对抗。 其次,将主权财富资本与软实力外交两大

实施工具精准应用在各领域的关键环节之中。 最后,随着各领域项目推进和技

术发展,阿联酋的地区及全球影响力逐渐提升,最终实现其外交战略诉求。 此

后,阿联酋基于国际形势变化与新目标设定,开启新一轮从领域选择到活动空间

拓展的循环,形成一项动态闭环。

二、 阿联酋利基科技外交的动因

阿联酋自独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协调。 2022 年穆罕默

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Mohamed
 

bin
 

Zayed
 

Al
 

Nahyan)上台后,着力打

造以“经济繁荣、强势政府、世俗主义”为特征的“阿联酋模式” ①。 2023 年,阿联

酋国内生产总值为 1.88 万亿迪拉姆,非石油占比达 74.3%,与 2022 年同比增长

9. 9%②。 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国家发展战略诉求以及国际体系结构性压力,阿联

酋构建了以油气资源为基础、以经济多元化为目标、以知识经济为先导的国家发

展战略。 因此,阿联酋选择利基科技外交策略,是宏观结构性压力、中观外交战

略诉求与微观资源禀赋三者互动的必然结果。

(一) 宏观层面: 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压力

宏观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压力是阿联酋实施利基科技外交的核心外部驱动

力。 在结构化理论中,系统、行为体和结构三者共同构成理论本体,其中系统是

互动行为体的各种组合,即结构单元之间的互动模式③。 乔治·莫德尔斯基

(George
 

Modelski)将国际体系视为由国家构成的社会系统,具有结构特征和功

能需求。 国际体系结构是由国家的数量、类型以及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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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决定的。 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结构现实主义进一步强调,国家

的权力地位取决于国家规模大小,国际体系结构通过权力分配决定行为体之间

的互动模式。 小国因规模与能力限制,往往被限定于中立、平衡或追随的被动角

色①,既无法像大国那样发挥影响力,也无法有效抵制大国对其施加的权力②。

因此,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压力通常指国际体系内权力分布与利益分配的不均衡

性对国家行为的制约,即国际体系结构对中小国家的“硬性约束” ③。

在全球科技领域,这种结构性压力具体表现为技术阵营化与技术规则碎片

化双重挤压。 中美技术脱钩催生的平行技术体系将科技合作转化为地缘政治工

具,迫使中小国家在选边站队与战略自主间寻求平衡。 其一,美国政府通过技术

联盟构建、出口管制和供应链重组等措施,加速构建针对中国的排他性技术生态

系统,推动全球科技合作向“技术阵营化”演进。 自特朗普第一任期启动对华技

术脱钩以来,拜登政府进一步将技术竞争确立为中美博弈的核心。 在技术联盟

构建层面,其以“小院高墙”战略为核心,加速构建“高科技小多边联盟”体系④。

2022 年 7 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规定拨款 520 亿美元用于振

兴美国半导体制造业和 25%的先进制造业税收抵免。 此后,三星、台积电、英特

尔和环球晶圆等美国盟国半导体制造商赴美开设制造工厂,半导体产业链“去中

国化”进程加速。 以《芯片与科学法案》为基础,拜登政府依托五眼联盟、美日印

澳四边机制及芯片四方联盟等“小多边技术联盟”,通过盟友协同强化对中国的

高科技封锁。 在出口管制层面,2018 年美国通过《出口管制改革法》针对性地打

击中国高科技龙头企业并不断扩大对华技术封锁范围。 2025 年 5 月 13 日,美国

商务部撤销拜登签署的《人工智能扩散规则》并出台加强全球半导体出口管制的

新措施,具体包括三点:提醒业界注意使用中国先进计算集成电路(包括华为昇

腾芯片)的风险;警告公众当美国人工智能芯片被用于训练或推理中国人工智能

模型的潜在后果;向美国公司发布关于如何保护供应链免受转移策略影响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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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意见①。 这些举措暴露了美国通过地缘政治施压,以“长臂管辖”的方式迫使中

小国家主动放弃与中国的技术合作②,破坏全球产业链的稳定与公平。

其二,大国对技术标准争夺的制度性权力博弈对中小国家造成了技术标准

碎片化的结构性压力。 在全球技术治理体系中,大国通常依托研发能力、市场规

模和规则制定权等优势,通过主导国际标准组织或区域贸易协定等制度框架开

展制度性权力博弈。 2022 年,美国推出“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 倡议

(PGII),承诺在 2022~2027 年向发展中地区提供 6􀆯000 亿美元的初始融资额度,

旨在通过技术援助将发展中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技术规则与标准体系中③。

同年,欧盟发布新版《欧盟标准化战略》,明确在技术领域优先考虑并解决芯片及

数据标准等战略需求,以强化欧盟在全球标准制定中的领导力。 2018 年,中国正

式启动“中国标准 2035”战略,旨在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技术合作,加

快中国标准在发展中国家的输出。 例如雅万高铁建设采用中国轨道技术标准,

成功挑战西方传统主导地位。 全球技术规则碎片化使中小国家面临技术标准选

择的制度性困境,其技术应用成本与战略自主性均受到极大损害。 在面对选择

引入何种技术标准、技术产品与服务等问题时,若被迫从政治立场选边站队,阿

联酋将丧失与中美任何一方的技术合作空间。

(二) 中观层面: 国家外交战略诉求

国家战略诉求是阿联酋实施利基科技外交的核心内部驱动力。 在复杂多变

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各国均基于自身发展需求与国际定位制定外交战略目

标。 阿联酋外交战略目标以中东地区为核心,逐步扩展影响力的辐射范围④。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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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石油依赖型中小国家”转型为“技术赋能的地区强国”,最终实现“全球枢纽

国家”的目标跃迁。 基于这一战略演进及自身比较优势,科技外交能最大程度实

现阿联酋战略诉求并产生显著影响,成为其利基外交领域的最佳选择。

第一,经济转型目标是阿联酋打破资源诅咒,构建知识型经济的新支柱。 一

方面,国际油价波动与全球油气市场供需宽松的长期趋势,严重冲击其以石油为

支柱的经济模式。 当前,油气行业约占阿联酋 GDP 的 30%,发挥着重要的经济

基石作用①。 受化石能源衰退与可再生能源崛起影响,全球油气市场处于供需宽

松状态。 随着特朗普政府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并回归传统化石能源,美国预

计将生产更多油气,可能进一步推动全球油气供应过剩、价格下跌。 据世界银行

预计,2025 年全球大宗商品将跌至五年来最低点,布伦特原油年均价格将跌至四

年来的最低点 73 美元 / 桶②,这将直接影响阿联酋经济发展预期,进一步凸显阿

联酋经济转型的紧迫性。 另一方面,全球能源结构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

2022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 8􀆯440
 

TWh,占比 29.1%,同比增长 7.2%,发电

结构中可再生能源占比持续提升。 这使得阿联酋亟需发展清洁能源产业,以维

持其在“后石油时代”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

第二,阿联酋以技术赋能地区领导权,巩固区域影响力。 在海湾地区,沙特

基于历史、人口和经济实力长期占据地区主导地位,是阿联酋的传统竞争对手。

然而作为典型的食利型国家,沙特王室伊本·沙特( Ibn
 

Saud)家族与国民之间长

期存在以社会福利换取政治参与的隐形契约,这使得沙特在应对社会和政治变

革等现代化挑战时较为被动。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阿联酋自独立以来便推行经

济现代化与多元化战略,构建起独特的现代化国家认同与发展路径。 阿联酋将

技术创新置于核心地位,相继发布《国家人工智能外交战略 2031》 《2030 国家太

空战略》等战略决策,寻求成为中东的技术中心、阿拉伯世界航天工业的先锋国

家,以及向绿色经济转型的领导者。 通过在多领域协同布局,阿联酋将技术优势

转化为地缘经济权力,从而实现对传统地区主导国的地位超越。

第三,阿联酋致力于实现“全球枢纽”角色,旨在成为国际体系中的关键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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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 这一角色定位超越传统地区强国的区域定位,强调通过技术、资本与规则

等战略工具,实现跨区域、跨阵营的资源整合与协调,在多极化世界中具有系统

重要性与不可替代性。 在贸易物流上,阿联酋凭借地理位置优势,通过收购埃及

索赫纳和萨法加港口、索马里兰柏培拉深水港和博萨索港以及也门南部的亚丁

湾①等重要物流港口,成功沿着非洲之角—亚丁湾—红海沿岸构建起“海上商业

帝国” ②。 在投资领域,《国家投资战略 2031》(NIS)提出到 2031 年将外方直接投

资流入量提升至 2􀆯400 亿迪拉姆,总存量提高至 2.2 万亿迪拉姆③。 通过吸引外

资与营造创新环境,阿联酋试图将自身打造为全球资本流动与技术转移的关键

枢纽。

(三) 微观层面: 国家内部的资源禀赋

阿联酋的资源禀赋构成其开展利基科技外交的微观支撑。 功能主义认为,

中等强国对利基领域的重视建立在各国能够合理运用自身在特定领域的优势和

技能,诸如地理位置、传统因素或文化共识等资源优势是中等强国开展广泛外交

活动的决定性前提。 阿联酋通过对石油资本、地理位置与主权财富基金这一独

特资源组合进行战略化运用,成功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科技外交的相对竞争优势,

有效弥补阿联酋技术后发劣势。

第一,雄厚的油气储量。 油气出口收入是阿联酋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发展的

重要推动力,截至 2023 年,阿联酋总石油储量约为 1􀆯110 亿桶,居全球已探明石

油储量排名第六位。 其中扎库姆油田储量达 660 亿桶,是中东和全球最大的油田

之一。 截至 2024 年,阿联酋日均产油约 322 万桶,是全球第五大、欧佩克第三大

产油国④。 阿布扎比石油公司(ADNOC) 作为阿联酋最大的油气公司,计划到

2030 年将阿联酋最大可持续产能提升至每日 500 万桶。 在天然气领域,阿联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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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全球第七大天然气探明储量,超过 215 万亿立方英尺①。 油气出口收入在保

障国家财政安全的同时,为科技创新提供了稳定的资金保障,使阿联酋得以在太

空科技、人工智能等高投入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二,优越的地理位置。 尽管中东地区格局长期动荡,阿联酋所处海湾地区

却是区域冲突的避风港和投资中心。 这种稳定环境对国外生产要素和资本要素

形成强烈的虹吸效应,使得阿联酋成为跨国企业区域总部的首选地。 此外,阿联

酋地处阿拉伯半岛东部、海湾入口,毗邻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国际航运要冲。 通过

掌控中东最大港口杰贝阿里港、哈利法港、拉希德港等世界级港口,阿联酋能够

与全球市场无缝连接,成为东西方货物运输的核心中转站。 更为关键的是,阿联

酋独特的热带沙漠气候与海岸线条件赋予其发展新能源的天然优势———充足的

日照与强劲的海风资源。 据统计,阿布扎比、艾因和沙迦位于全球“阳光带”,日

均 10~15 个小时日照时间,年太阳辐射量位居中东前列②。 沿海地区持续海风

可容纳高达 80 吉瓦的发电容量,西部和西南部 16.5 万平方公里区域平均风速达

7. 5
 

m / s③,具备规模化开发潜力。 阿联酋的地理优势对其科技发展具有双重效

应,既创造了清洁能源发展的技术应用场景,又有助于形成吸引国际技术合作的

竞争优势。

第三,大规模的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WF)。 阿联酋通过

将石油收入转化为超万亿美元规模的主权财富基金,构建起“资本驱动型”的利

基科技外交模式。 截至 2024 年,阿联酋以 1.7 万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总规模

位居全球首位,前三大主权财富基金分别为阿布扎比投资局、迪拜投资公司和穆

·241·

①

②

③

 

“United
 

Arab
 

Emirates
 

Country
 

Commercial
 

Guide,”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November
 

25,
 

2023,
 

https: / / www. trade. gov / country-commercial-guides / united-arab-emirates-oil-
and-gas,

 

上网时间:2025 年 3 月 24 日。

 

Alaeddine
 

Mokri,
 

“ Proving
 

That
 

Solar
 

Power
 

Can
 

Help
 

Meet
 

the
 

UAE􀆳s
 

Energy
 

Needs,”
 

Khalifa
 

University,
 

September
 

21,
 

2018,
 

https: / / www. ku. ac. ae / proving-that-solar-power-can-help-
meet-the-uae-s-energy-needs,

 

上网时间:2025 年 3 月 24 日。

 

Henrik
 

Schult
 

et
 

al.,“Exploring
 

the
 

Potential
 

of
 

Wind
 

Energy
 

i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Emirati-German
 

Energy
 

and
 

Climate
 

Partnership,
 

November
 

2023,
 

https: / / energypartnership-uae.
org / fileadmin / vae / publications / Guidehouse_Exploring_UAE_Wind_Energy_Potential_2023. pdf#page
= 5. 50,

 

上网时间:2025 年 3 月 24 日。



阿联酋“利基科技外交”的理论逻辑与实施路径

巴达拉投资公司。 预计到 2030 年,阿布扎比的公共资本总额将达到 3.4 万亿美

元①。 这些基金凭借强大的资产配置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科技合作与产业投

资,推动阿联酋向科技强国迈进。

体系结构性压力、国家战略诉求和国内资源禀赋共同构成了阿联酋利基科

技外交的动力机制。 宏观结构性压力推动中观战略诉求调整,中观战略诉求定

向调用专业化微观资源,三者形成自上而下的传导过程。 同时,微观资源调用有

助于支撑国家战略诉求升级并反推宏观结构重塑,构成自下而上的反馈路径。

这种双向互动关系为理解阿联酋实施利基科技外交的动因提供了完整的分析

视角。

三、 阿联酋利基科技外交的实施路径

作为中等科技强国利基外交的典型案例,阿联酋在人工智能、太空科技、清

洁能源等领域的实施路径充分展现了新时期中等科技强国的利基主义特征。 基

于分析框架,本部分将从外交目标、领域选择、竞争逻辑、实施工具和活动空间五

个维度对阿联酋利基外交实践路径进行系统性分析。

(一) 外交目标

阿联酋通过在太空科技、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生物科技等多领域开展科技

外交活动,构建了国家—地区—全球的三级科技外交目标体系。 在国家层面,阿

联酋致力于摆脱石油依赖,构建技术驱动型经济。 通过《阿联酋数字经济战略》、

《“3􀆯000 亿行动”工业战略》等顶层设计,阿联酋将数字经济、工业创新、人工智能

等新兴领域确立为经济增长新引擎,目标是在十年内实现数字经济对 GDP 贡献

率从 9.7%提升至 19.4%,并在 2031 年将人工智能和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贡

献率分别提升至 910 亿和 815 亿美元。 在清洁能源领域,《2050 能源战略》及其

更新版明确提出,通过大规模投资可再生能源,阿联酋力求到 2031 年将清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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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能源结构中的占比提升至 30%。 这一战略布局体现了阿联酋对国际政治经

济格局技术转向的主动回应,为利基科技外交筑牢国内经济根基。

在地区层面,阿联酋力图成为阿拉伯世界科技领导者,构建地区科技领导

力。 在人工智能领域,以《国家人工智能外交战略 2031》为战略目标,阿联酋通过

在语言、医疗、能源等领域对人工智能进行深度应用,将本地需求与人工智能技

术相结合,在中东地区塑造了较强的科技优势。 普华永道预测 2030 年人工智能

将对阿联酋 GDP 贡献 1􀆯000 亿美元,带动中东区域经济增长 20%至 34%①。 在

2024 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阿联酋连续第九年蝉联阿拉伯世界榜首,全球排名

第 32 位,明显领先沙特、卡塔尔等国,成功确立区域科技主导地位。 在太空科技

领域,阿联酋通过国家太空计划与《2030 年国家太空战略》在火星探测、卫星技术

等关键领域实现地区性突破。 例如,阿联酋既是中东地区第一个到达火星的国

家,又成功发射中东地区卫星分辨率最高的“艾迪哈德·萨特”雷达卫星。 清洁

能源领域,作为中东地区首个推出统一能源战略的国家(《2050 能源战略》),其

通过建造阿拉伯世界第一座商业核电站———巴拉卡核电站,成功将资源禀赋转

化为技术话语权,成为地区核能的技术典范。 此外在生物技术等新兴领域,阿联

酋以《国家创新战略》为框架,通过迪拜科学园等专业化平台建设,吸引国际生物

技术公司与专家赴阿开展科技合作②。

在全球层面,阿联酋寻求跻身全球科技强国之列。 《国家人工智能外交战略

2031》锚定世界领导者地位③,重点关注医疗保健、教育、基础设施和能源等关键

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与发展。 预计未来阿联酋人工智能发展将对全球经济的贡

献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中国和美国④。 太空科技领域,阿联酋自发布阿拉伯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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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第一份国家航天政策以来,便确立成为国际航天业“领导者”的目标。 清洁能

源领域,在阿联酋政府的推动下,阿联酋已建成包括全球最大单体光伏电站阿布

扎比艾哈戛弗(AI
 

Dhafra)光伏电站在内的多个全球领先的太阳能项目①。 国际

能源署预计 2025 年至 2027 年间阿联酋的太阳能光伏发电量将继续快速增长,年

均增速将达到 23%,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金融科技领域,2018 年,以“智能迪拜

计划”和“阿联酋区块链战略 2021”两大战略为抓手,以迪拜和阿布扎比两大金

融中心为核心,阿联酋推动金融科技、区块链技术与元宇宙等前沿技术深度融

合,成为全球金融科技强国之一。 依托国家—地区—全球的三级外交目标,阿联

酋成功抢占全球科技制高点,展现出中等科技强国利基科技外交的独特发展

路径。

(二) 领域选择

阿联酋的科技领导力并非建立在全领域技术霸权之上,而是遵循差异化生

存逻辑,重点关注拥有独特资源与机遇的科技细分领域。
 

其一,阿联酋政府避开大国垄断或竞争激烈的领域,转而聚焦大国尚未涉足

的特定科技细分领域。 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阿联酋采取深耕技术应用适配的

策略,避开芯片制造、操作系统等大国垄断的基础技术层,聚焦技术在能源、物

流、语言等细分领域的创新应用。 在能源领域,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与本国领

先的人工智能技术科技公司 G42 集团(Group
 

42
 

Holding
 

Ltd)、微软(Microsoft)

等企业多方合作,将代理式人工智能(Agentic
 

AI)技术深度嵌入能源全产业链,

利用人工智能推动传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协同发展,优化能源管理系统并实现

降本增效;物流领域则运用微软云服务平台(Azure)技术实现港口智能化与货运

电动化,提升本国物流贸易的数据驱动水平②;语言领域以猎鹰(Falcon)和 Jais

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填补了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谷

歌(Google)在阿拉伯语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应用空白,凸显阿联酋在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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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化认同结合方面的领先地位①。 在太空科技领域,阿联酋避开中美俄主导的

太空军事与规则争夺领域,选择商业开发与深空探测作为核心赛道构建非对称

优势。 《国家太空战略》 将太空产业定位为阿联酋经济多元化的核心,以期在

2030 年前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太空服务体系。 以太空基金、太空经济区等制

度创新为核心,阿联酋构建起政企合作的太空商业模式。 阿联酋航天局通过制

定综合发展规划、设立太空经济高级委员会等顶层设计在商业模式中发挥引领

作用,并为企业提供太空实验室等基础设施以及许可审批等配套服务②。 航天初

创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则起主导作用,负责卫星通信与数据服务、太空探索与资源

开发以及太空旅游等核心工作。 此外,阿联酋在深空探测领域抢占先机,成功发

射中东地区第一个“希望号”火星探测器并启动行星际探索任务。 这种商业价值

与科学探索并行的太空科技发展策略,使阿联酋在全球太空科技领域开辟出一

条独特的发展路径。

其二,阿联酋瞄准大国尚未完全掌控的技术治理规则真空地带,通过制度性

创新获取国际话语权。 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阿联酋以先发优势抢占道德伦理

与数据治理的规则制定先机,避开与中美在技术标准层面的直接竞争。 通过发

布《迪拜人工智能伦理工具包》、《人工智能发展与使用宪章》等治理规则,阿联酋

构建起包含原则、指南和评估工具的规范治理框架,实现技术治理与价值输出的

有效结合。 基于此,阿联酋成功塑造“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应用领导者”的形象,有

力提升了其在国际科技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 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阿联酋对

绿色金融规则进行了完善。
 

2022 年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与大气碳交易公司

(AirCarbon
 

Exchange,
 

ACX)合作推出全球首个完全受监管的碳信用交易及清算

所,其核心是构建了一套将信用额度和抵消量作为排放工具实施监管的技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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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规则①,包括明确的计量标准、交易流程规范及风险管控技术要求。 通过为交

易平台颁发许可证,阿联酋成为全球率先在自愿市场中将信贷纳入金融工具监

管的司法管辖区之一。 同年,ACX 还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合

作使 30 多个国家的客户通过购买和注销核证减排量 (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实现碳补偿②。 借助先进区块链技术与健全的监管框架,阿联酋为全

球安全透明的碳信用交易提供了参考,在推动全球低碳转型和清洁能源技术发

展中发挥主导作用。

(三) 竞争逻辑

阿联酋在竞争逻辑层面采用风险对冲策略开展跨阵营技术合作,外交部门

在协调企业平衡大国技术博弈中发挥核心作用。 在人工智能领域,阿联酋通过

政企协同应对大国的技术管制。 2024 年,G42 获得微软的 15 亿美元投资并依托

Azure 云平台推动全球业务扩张,有效提升了阿联酋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地

位。 然而,美方后期以技术安全为由禁止向其出口高端芯片③。 面对美国芯片出

口限制,阿联酋外交部门通过 G42 出售字节跳动股份、移除华为设备等商业措施

消除美方地缘政治顾虑,最终促成 2024 年 9 月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在华盛顿与

美国总统拜登会面。 最终,美国政府批准微软向 G42 运营设施开放尖端 Nvidia
 

H100 芯片供应。 这种政企合作模式既保障了阿联酋获取先进技术的连续性,又

避免了单一阵营依赖的地缘政治风险。 与此同时,阿联酋在 5G 等数字基建领域

深化与华为的合作。 2024 年,阿联酋成功部署首个基于三载波聚合(3CC)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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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室内网络,成为全球首个启动 5G-Advanced 网络建设的国家①。 依托华为的

5G 技术,其国有电信公司 e&、电信集团公司 etisalat、综合电信公司 du 在 5G 网络

建设、1.6Tbps 光传送网技术试验以及绿色节能网络部署等多个项目中实现区域

领先,展现出阿联酋企业在东西方技术体系间“选择性嵌入”的风险对冲能力。

阿联酋在太空领域的科技外交更凸显其阵营交叉的利基外交特征。 在探月

领域,一方面,阿联酋加入美国主导的《阿尔忒弥斯协定》 (Artemis
 

Accords),支

持美国制定的月球探索规则,包括太空资源和数据共享原则。 2024 年 1 月,阿联

酋穆罕默德·本·拉希德航天中心宣布将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建造

的人类首个绕月空间站 Gateway 提供气闸舱等关键设备②。 另一方面,在美国施

压“拉希德二号”月球车禁止搭乘中国嫦娥七号任务实施月球表面巡视探测活动

后,阿联酋外交部通过学术合作渠道,以沙迦大学的名义与中国深空探测实验室

签署《国际月球科研站合作备忘录》,并将合作重点转向中俄主导的多边项目。

这种通过学术合作弥补政府间合作的方法有助于在规避美国制裁风险的同时继

续开展与中国的合作。 此外,阿联酋航天局还与日本、俄罗斯、欧盟等主要国际

航天机构签署了 30 多项重要协议,与波音公司、阿丽亚娜空间公司、空中客车防

务与航天公司等国际公司合作开发卫星③。 基于此,阿联酋在太空领域建立了多

维度合作网络,在权力结构缝隙中大幅提升技术自主性,凸显其利用多边合作分

散地缘政治风险的利基科技外交的理论逻辑。

(四) 实施工具

阿联酋运用主权财富资本与软实力外交的协同机制推进其利基科技外交。

其一,依托主权财富基金的全球化资本配置能力,阿联酋形成“资本驱动技术发

展”的独特路径。 阿联酋主权财富基金在全球科技投资领域有着独特的布局,其

积极投资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太空、生物科技等前沿科技领域,通过快速获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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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技术有效巩固了阿联酋在地区和全球市场的领导地位。 阿联酋最大的人工智

能企业 G42 便是本土主权财富资本孵化的典型代表,其由阿布扎比主权财富基

金穆巴达拉、阿联酋统治家族以及美国私募股权公司银湖资本(Silver
 

Lake)共同

持股。 2024 年 3 月,穆巴达拉与 G42、人工智能与先进技术委员会共同成立人工

智能投资公司 MGX,计划对阿联酋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半导体以及核心技术和

应用投入 1􀆯000 亿美元。 同年 9 月,MGX 与美国贝莱德、全球基础设施合作伙伴

(GIP)以及微软共同发起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GAIIP)。① 2025

年 1 月,MGX 计划未来四年内投资 5􀆯000 亿美元建设美国“星际之门”项目,与

OpenAI 等全球顶尖技术公司开展深度合作。 主权财富基金在清洁能源领域则主

要通过入股绿色项目、发行绿色债券等方式投资绿色资产。 例如,穆巴达拉通过

发行总额达 7.5 亿美元的首批绿色债券,将资本优势转化为气候治理话语权。 此

外,主权财富基金正加大对生物科技等领域的跨国投资与资产整合。 例如,阿布

扎比第三大主权财富基金阿布扎比控股公司创建了全球控股公司阿塞拉

(Arcera)并整合此前持有的制药资产,包括在埃及阿蒙制药公司(Amoun)、瑞士

阿奇诺制药公司( Acino
 

International)
 

和土耳其比尔吉·梅法集团制药公司

(Birgi
 

Mefar
 

Group)内的股份以建立该地区最大的生命科学公司之一②。 主权

财富基金是阿联酋在多科技领域协同发展的物质基础,对主权财富基金的运用

展现了阿联酋通过资本力量重塑地区和全球产业格局的战略意图。

其二,阿联酋通过国际议程设置、文化传播等软实力路径,将技术优势转化

为国际话语权,构建“以小博大”的软实力效应。 在人工智能领域,阿联酋积极主

办 2024 全球人工智能展览、第十一届人工智能国际会议( ICOAI
 

2024)、2025 全

球人工智能大会(AI
 

Everything
 

GLOBAL)等国际人工智能会议,并精心打造海

湾信息技术展览会(GITEX)等本土国际会展品牌。 自 2025 年 3 月起,阿联酋年

内还将举办超 40 场线上线下研讨会和会议。 这一系列活动彰显了阿联酋在人

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与前瞻性,成功将迪拜打造为“全球科技治理对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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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在太空领域,阿联酋广泛参与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UNOOSA)、和

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COPUOS)、国际空间探索协调组( ISECG)、地球观测组

织(GEO)和国际宇航联合会( IAF)等国际组织①,并以规则制定者的身份推动历

史性的《迪拜宣言》签署,将其软实力外交实力转化为国际航天治理的话语资源。

在清洁能源领域,阿联酋主办中东北非地区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展览会—世

界未来能源峰会、COP28 等重大国际会议并传播清洁能源发展理念,推动各方就

气候变化问题达成“阿联酋共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向清洁能源转型做出积

极贡献。

(五) 活动空间

阿联酋通过多层次、差异化的多边平台参与,构建了“地区整合—南南合

作—多边对冲”的立体化科技外交网络,将多边主义转化为提升科技影响力、对

冲大国竞争的战略工具。

在地区整合层面,阿联酋联合 14 个阿拉伯国家主导成立阿拉伯国家太空合

作组织(Arab
 

Space
 

Cooperation
 

Group)并推出阿拉伯国家间的首个太空合作项

目(813 卫星),该项目由阿联酋航天局资助并监督,阿联酋大学国家空间科学技

术中心与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航天中心和阿拉伯空间合作小组成员合作牵头

实施。 通过这一项目,阿联酋将技术优势转化为规则输出能力,在地区太空科技

领域巩固了地区领导权。 2018 年,阿联酋联合 22 个阿拉伯国家成立阿拉伯数字

经济联盟(Arab
 

Federation
 

for
 

Digital
 

Economy)。 该联盟隶属于阿拉伯经济统一

理事会(Council
 

of
 

Arab
 

Economic
 

Unity),由阿联酋副总理兼内政部长谢赫赛义

夫·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HH
 

Sheikh
 

Saif
 

bin
 

Zayed
 

Al
 

Nahyan)担任最高主

席,是协调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统一各国数字经济愿景的关键平台。 联盟通过推

动数字标准与政策的统一,为阿拉伯国家数字化转型提供整合性引领。 在阿联

酋强力资金的支持下,2022 年阿拉伯峰会将联盟推出的“阿拉伯数字经济愿景”

倡议确立为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文件②。 这一里程碑事件既彰显了阿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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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在区域数字治理中的主导地位,也标志着阿拉伯国家在数字领域形成统一行

动框架的阶段性成果。 当前,该联盟已发展为兼具高效执行力与区域领导力的

机构,持续推动阿拉伯各国在可持续经济与社会框架下深化数字协同,成为阿联

酋在科技领域强化地区凝聚力的典型实践成果之一。

在南南合作领域,阿联酋通过主权财富基金在亚非新兴市场提供资金与技

术援助。 如阿联酋设立达 2 亿美元的技术基金以支持欠发达国家的可持续技术

发展。 2022~2023 年期间,阿联酋政府承诺向非洲投资约 970 亿美元并与微软

合作在肯尼亚建造绿色数据中心①。 2025 年,阿联酋向印尼主权财富基金达南塔

拉(Daya
 

Anagata
 

Nusantara,
 

Danantara)承诺注资 100 亿美元资助可再生能源项

目,帮助其建设太阳能和风能基础设施②。 通过将技术援助与资本输出有机结

合,阿联酋极大提升了其在全球南方中的影响力。

在国际多边合作层面,阿联酋采取风险对冲的逻辑。 一方面,阿联酋深度参

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合组织、中国—海合会合作等南南合作机制。 例如在上

合组织框架下,阿联酋依托“中国—阿联酋绿色生态港口建设技术联合实验室”

项目,与中国等成员国围绕港口建设、生态环保等领域开展联合攻关,并与哈萨

克斯坦等上合成员国在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技术等领域开展投资活动,借助南南

合作对冲对美国的单一技术依赖。 在中国—海合会合作框架下,阿联酋与中国

在核电运维、核燃料供应、铀钍资源勘查、核安全与核安保等方面开展了务实交

流合作,包括批量进口中国安检辐射探测设备,以借助中国技术资源突破美国技

术出口压力③。 另一方面,阿联酋灵活融入印度—以色列—美国—阿联酋四方机

制( I2U2)、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 IMEC)等美国印太战略下的小多边联

盟,与美印开展合作。 例如,阿布扎比投资局是首家支持印度国家投资和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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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基金的外国机构投资者,专注于开发符合印度当地高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的

基础设施①。 在 I2U2 框架下,阿联酋数家公司成为印度古吉拉特邦开设的混合

型可再生能源项目的重要合作伙伴,包括建造 300 兆瓦的风能和太阳能设施并

辅以一个电池储能系统②。 这种依靠多边机制对冲大国科技战略竞争的利基科

技外交展现出中等科技强国利用制度性权力实现科技突围的实践逻辑。

四、 阿联酋利基科技外交的限度

阿联酋凭借利基科技外交成功塑造了中东科技先锋的形象,并在全球科技

博弈中构建了独特影响力。 然而,这一外交策略在实践过程中面临内生性瓶颈

(即技术能力与经济结构的双重瓶颈)与外部环境制约(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与地

区竞争的双向挤压)的双重限度。

第一,本土技术能力不足,技术自主难以实现。 作为后工业化国家,阿联酋

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显著的技术引进依赖特征。 正如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爱丽

斯·阿姆斯登(Alice
 

Hoffenberg
 

Amsden)在《亚洲的下一个巨人:韩国和后工业

化》中指出,后工业化国家并非通过发明或创新,而是通过模仿或学习实现进

步③。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经济崛起后,阿联酋通过大规模引进西方技术设备与

管理模式,快速构建起以石化产业为核心的工业化体系。 然而,这种“速成式”现

代化导致本土创新能力长期滞后。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4 年

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4)显示,阿联酋在 51 个高收入经济

体中排名第 31 位,其中“创新产出”指标位列第 50 位,与以色列(第 13 位)、韩国

(第 4 位)等创新型经济体存在显著差距④。 在人工智能、 太空科技等核心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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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阿联酋关键设备高度依赖进口,基本不具备满足国家技术发展所需芯片的

自主生产能力。

第二,石油资本驱动的经济结构存在天然脆弱性。 阿联酋的石油收入具有

双重资金配置路径,一部分纳入政府财政预算用于公共服务供给;另一部分注入

主权财富基金用于战略投资。 阿联酋经济多元化战略高度依赖主权财富基金的

资本注入,而此类基金的核心资金来源于石油收入,并非市场化风险投资或企业

研发。 因此,油气收入构成阿联酋迈向知识经济的重要支撑,而国际油价剧烈波

动则会直接冲击主权财富基金驱动的科技投资。 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与 OPEC+减

产计划导致阿联酋经济萎缩达 5.3%,凸显石油主导经济结构的脆弱性。 正如阿

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苏丹·贾比尔(Sultan
 

Al
 

Jaber)所言,“石油

和天然气行业能够且必须在向低碳未来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 ①当前,阿联酋新

兴科技产业发展仍显著受制于国家油气收入,这种经济结构使得科技产业资金

投入的可持续性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第三,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加剧技术供应链的“政治化”风险。 例如,阿联酋在

半导体领域存在严重的技术依赖。 2023 年,阿联酋进口半导体设备达 5.31 亿美

元,其中来自美国进口的设备价值 395 万美元。 在核心技术受大国制约的情况

下,阿联酋科技产业供应链极易受到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冲击。 2025 年 1 月,拜

登政府出于地缘政治考量,将阿联酋列入先进芯片限制的第二级国家名单,对超

过设定阈值的芯片出口实施严格的许可证管理和安全检查。 为保障芯片供应安

全,同年 3 月,阿联酋国家安全顾问谢赫·塔赫农·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

(Sheikh
 

Tahnoon
 

bin
 

Zayed
 

Al
 

Nahyan)与美国政府会晤后决定以投资换技术,承

诺将在未来十年内向美国人工智能、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 1.4 万亿美元以说

服特朗普政府重新评估芯片出口限制政策。 虽然美国商务部撤销了拜登签署的

《人工智能扩散规则》,其最新出口管制政策在短期内可以为阿联酋带来技术获

取机会,但如何在技术依赖与大国博弈之间维持动态平衡却是其长期面临的核

心挑战。

第四,地区领导权争夺制约科技合作空间。 沙特作为阿联酋的传统地区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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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对手,经济竞争是两国分歧的根本来源之一。 当前,两国在经济转型战略上的

相似性(阿联酋“2071 百年计划”与沙特“2030 愿景”)导致其在外国直接投资、

跨国公司总部争夺、物流枢纽建设等多维度上展开地缘经济竞争。 例如,2021 年

迪拜成为 76%大型跨国公司中东总部的首选地点,而沙特的地区公司总部占比

不足 5%,双方差距显著①。 对此,沙特通过“地区总部”计划,要求在波斯湾地区

运营的外国公司于 2024 年前将总部迁至沙特,否则将中断与其业务合同。 同年,

沙特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同比增长 50%,远超官方设定的 16%年度增长目标。

在物流枢纽建设上,沙特在“2030 愿景”中也将自身定位为“阿拉伯和伊斯兰世

界的心脏”,成为“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三大洲的全球枢纽”。 沙特王储计划斥

资 1􀆯470 亿美元将沙特打造成为地区主要空中和海上物流枢纽,并成立利雅得航

空与阿联酋争夺海湾地区主要转口港地位。 在关税政策上,2021 年沙特宣布将

在自由区生产或使用以色列投入的商品排除在关税优惠范围之外。 由于经济自

由区是阿联酋的经济支柱,且 2020 年《亚伯拉罕协议》后阿以实现贸易正常化,

该规定直接冲击了阿联酋作为地区贸易和商业中心的地位。 当前,沙特与阿联

酋的经济竞争逐渐呈现零和博弈趋势,即沙特在地区的经济崛起是以削弱阿联

酋经济基础为代价②。 对阿联酋而言,与沙特的地区领导权争夺或许将在一定程

度上制约其在科技、贸易等领域的合作空间,进而对自身经济发展产生长期负面

影响。

五、 结语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报告指出,虽然众多国家都渴望成为

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但阿联酋将人工智能发展作为国家真正的优先事

项,得到了政府支持并设定了经济目标③。 阿联酋在科技领域的利基外交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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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小国家突破科技发展的结构性权力困境提供了独特的“非对称竞争”范例。

通过聚焦人工智能、太空、清洁能源等核心科技领域,阿联酋从外交目标、领域选

择、竞争逻辑、实施工具和活动空间五方面,成功将石油资本转化为科技话语权,

实现了利基外交的最终目标,即让一国在特定领域发挥超越自身国家规模的影

响力。 然而,这一利基科技外交路径的可持续性面临技术自主性不足、经济结构

脆弱性、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升级以及地区领导权争夺加剧等内外限度的束缚。

研究显示,阿联酋科技产业存在顶层设计与基础能力不匹配的矛盾:资源过度倾

斜于标志性科技工程(如智慧城市、太空探索项目、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等),但

对半导体制造、关键零部件等底层产业基础投入不足,核心技术硬件严重依赖外

部大国。 未来,阿联酋唯有推进主权财富基金来源多元化改革、加强制造业与技

术自主性培育,方能突破结构性瓶颈,实现从“石油酋长国”向“科技枢纽”的实质

性转型。

在大国科技博弈日趋激烈的当下,全球中小国家面临产业升级或发展困境。

当前学术界过于强调大国给中小国家带来的结构性困境与压力,却忽视了其自

身的主观能动性。 中小国家不应只能被动承受产业困境,而应主动探索适合本

国技术发展与产业升级的路径。 鉴于大国科技竞争引发的结构性压力短期内难

以改变,不同中小国家需依据自身资源禀赋和战略诉求,积极制定突破产业困境

的方案。 在相同外部压力下,中小国家完全可能在大国博弈的核心议题领域开

拓出多样化的破局之路。
 

(责任编辑: 赵　 军　 责任校对: 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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